我的正法之路
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
【正见网】师父在经文《路》中说，“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我今天也很想把自己所走过的一段路讲出来和大家分享。 

在这近三年的向加拿大各级政府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有一点我感触非常深，那就是正法正的是人心，讲清真相要持续不断，持之以恒。3个月前，我和刚刚从中国回来的林慎立去见一位国会议员，她一直在关注和帮助着慎立。她看到慎立，非常激动，当时，她看到慎立穿的很单薄，就对他说，多伦多比上海冷多了，你要穿的多一些。慎立说，我的心很热。议员的泪水夺眶而出。是啊，这两年中，慎立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在加拿大又有多少人为他的事奔走呼吁，而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又感动了多少人。慎立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表达了他对加拿大政府为营救他而做的努力，更多的是为这近3年中，我们能让如此多的人了解了真相而感动。 

在这近3年当中，我切实感受到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要性。由于我坚定的护法和正法的正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最好的机会。在朋友的帮助下，作为会计的我居然找到了一份可以在家里上班的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居然在一天之内约见了5个国会议员，而没有任何时间冲突。而一周之内约见7、8名议员的事经常发生。我从多伦多东部开车跑到西部，从南部跑到北部，从市中心跑到周边城市。我就这样在这近3年当中，在这数百名各级政府议员办公室穿梭，把大法的的真相一次又一次地传给了这些加拿大人民的代表。当有时有的议员说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中国的人权得需要时间，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呢？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不知道真相的无辜的中国人民被谎言蒙蔽，而在无知中做了迫害大法的事，可他们不知道这样对他们的生命是不好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帮助，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是那些无辜的中国人，你们如果想要帮助我们的话，就尽你们的一切能力去向你们认识的中国人讲清真相。他们有的很长时间不说话，有的在思考，往往这样的谈话会从只有10分钟而延长到1小时，而最后他们会说我明白能做什么了。 

在这两年多的向政府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绝不是常人的工作，必须多学法，明确正法弟子的使命，不能流于常人做大法事的形式和心态，不能以表面的一件事情的成功来看待正法中的讲清真相。当我们的心在法上时，当我们以一个觉者的状态去做正法的事时，大法那伟大而庄严的力量就会展现出来。记得当西人学员第一次去天安门正法回到多伦多之前，我打电话去约我的国会议员，希望他能在西人学员回来之后去见他一下，他的秘书一再跟我说议员对大法在中国的情况是了解的，如果没有新的发展的话，他非常忙，就不需要见面了。如果是以往，我会觉得既然他没有时间见我，如果我非要坚持的话，会不会起负作用，反而使他对大法产生负面印象。但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做最正的事，他这样一次一次拒绝见我们，是邪恶势力的迫害，不让他知道真相，我不能承认他。我又一次给他的秘书打通了电话，我告诉他，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事实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份力，如果这位议员能更多的伸张正义的话，明天的情况就会和今天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更有必要见他。他沉默了一下，说再考虑一下，一个小时后，他打来了电话，说三天后让我和西人学员去见他。后来我和3位西人学员见了他，谈的非常好，议员说他要给他中国的外交委员会写信呼吁。1个月之后，他升任了加拿大外交部长。 

在向政府议员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我和许多议员及他们的秘书交上了非常好的朋友，能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大法的真相，并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大法弟子的真实状态，使他们不再觉得迫害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的事，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和一位国会议员见过无数次面了，我和她在一起谈大法的真相，谈我的生活经历，她和我谈她的家庭，她的生活经历，她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和手提电话的号都给了我，让我随时有事可以直接找她，当去年我们从多伦多步行去渥太华为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呼吁时，她不仅亲自到国会山欢迎我们，还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到渥太华之后住在她的家里，虽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去住成，但她诚挚的心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她用她的心告诉我，她对大法弟子的景仰。有些国会议员的秘书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些人，我打电话根本不需要报名字，他们能听出我的声音。他们对我讲的话从未怀疑过。记得当长春这件事发生时，我心情非常难过，尽管这两年多的迫害中，我在给他们讲清真相中，我一直保持平静的心态，所以从没有过非常激动的表现，然而面对长春的屠杀，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情，为国内学员承受如此大的痛苦，还用一颗大善大忍之心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民而感动，我在和一个秘书打电话时，泪流满面，他听到我的声音，根本没有问我如何去证实消息的可靠性，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因为我在两年多的讲清真相过程中以让他充分信任大法弟子所给他提供的消息，和这场迫害的严重性，他根本不需要去证实什么，因为我们是他心目中最信赖的人。就这样通过长期不断的讲清大法的真相，通过我的行动让他们直接充分了解了真实的大法弟子的状态，而这种植根于他们心中对大法的认同，有时根本都不需要告诉他们去做什么，他们自己都去想尽办法而帮助我们。有时，他们甚至都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写给他们的威胁他们不要支持大法的信给我看，并告诉我说，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他们要写信严厉谴责他们，并要求加拿大总理关注此事。有了对大法的进一步了解，这些正义的议员们站出来窒息邪恶在加拿大的迫害，并向更多的善良的加拿大人传播大法的真相。我理解到，当我们能充分地向不了解真相的人讲清了大法的真相，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有一位在国会里非常有声望的议员，我和他接触过非常多的次数，他对大法的了解和认同已经改变了他日常处理问题的方式了。有一次，和另一位他的也是国会议员的同事谈起他时，那位同事感慨地说，“JOHN在国会里处处以‘真、善、忍’作为他生活的准则，虽然我不认为他是法轮功学员”。又是这位议员，顶着巨大的压力，两次邀请师父来加拿大访问并公开讲法。他们这种他们内心深处的改变给他们未来得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就象师父在华盛顿讲法中说，“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不能够不为其他众生负责，我们不能不为其他众生将来得法负责，我们不能不为其他众生将来得法奠定基础，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你们那一体系中的生命。”师父还讲“讲清真相不是简单的事情，不只是一个揭露邪恶的问题。我们的讲清真相是在挽救众生，同时还有你们修炼中的个人提高与去执著等因素，还有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为法负责的因素，同时还有你在最后圆满中怎么样丰满你自己的那个世界等等这些问题。” 

多伦多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他的人口和在国家的位置都非常重要。邪恶对这里的控制也是非常猖狂的。在镇压开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没有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约见市议员的要求一次一次被拒，理由是这是联邦政府的外交事务，和市里没有关系。然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却不顾一个外交使节的规矩，一次一次地跑到市议会里给他们施加压力。我们对市里的讲清真相工作一直没有进展，甚至2000年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举行庆祝活动的要求也一再被拒。如何能破除邪恶势力的安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使命。2000年底，多伦多举行大选，虽然对政治一窍不通的我和其他学员，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能够让多伦多的市议员们了解大法真相并破除邪恶在这里的破坏，我们在他们敞开大门接见选民之际，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讲清大法的真相。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见了30多个议员候选人，后来他们多数都当选了下一界的市议员，真相如潮水一般涌到了他们眼前，邪恶的谎言再也包不住了。大选之后，我们一次一次地约见那些市议员，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多伦多市政厅。其中一位市议员的夫人是中国人，我们向她讲了大法真相，在后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邀请她和议员本人来学员家里作客，同时给他们放大法真相的录象片，他们对大法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位议员多次公开支持大法并帮助我们在市里申请场地。我们2001成功地申请到了在市政广场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和第一届“多伦多真、善、忍日”的许可。活动异常成功，由于这是得到市政府支持的活动，来自社会各界上千人参加了活动并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其中还有危地马拉总领事及夫人和一双儿女，还有3个国家的驻多伦多外交使节，许多国家的领事还帮我们推荐了他们在多伦多的社区，成了一个真正的各民族同庆真善忍的聚会，天空的巨大法轮持续了5个多小时。这对邪恶是一个承重的打击，后来我们又一次在一年之内申请到了在市政广场搞活动的许可，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亲自向多伦多市长施加压力，并鼓动当地的不明真相的华人团体要取消我们的活动，然而遭到了拒绝。去年9月总理访华前夕，多伦多市长亲自回复多伦多步行学员的信，并写信要求加拿大总理访华期间调查多伦多的姐妹城市沈阳马三家对大法学员的迫害。我们突破了邪恶势力在多伦多的安排，粉碎了他们的计划，通过大家的努力，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大法的美好。 

前一段时间，我经历了一次很大的考验，使我又重新思考正法的意义。正法的进程是非常快的，自从明慧网讲清了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的紧迫感和重要性之后，很多同修都动了起来，有的打电话，有的发传真，有的上电脑网聊天。我也在想我如何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因为我在这两年当中，一直是在向加拿大政府及各界人士讲真相，所以我的几乎大部分时间没有放在向中国人讲真相上。当我一听到向中国人讲真相重要性以后，有点着急了，因为师父也讲了中国人的来源都非常高，很多主和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我有点坐不住了，要是那样的话，我的世界岂不是少了很多主和王，岂不失去了建立威德的机会？我非常痛苦，不知如何好。如果我不做向加拿大主流社会讲清真相的事，这一部分就会形成一个空白，可是如果我不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是不是就跟不上正法的进程？这种矛盾心理持续了很长时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法，那一段时间我没做任何事。仔细考虑，表面上我好象是在因为自己没有向可贵的中国人直接讲清真相，而实质上是学法不深，有一个很不易觉察的私在里面。师父在大湖讲法中说，“因为我们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学员是一个整体，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总得有人干这个，总得有人干那个。因为它是对法的考验，你在哪里、无论做着什么，都是在你自己应该做的这件事情中提高。每个人做什么，那都是有原因的。”师父在美西讲法中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在思考，我为什么会彷徨，归根到底是一个私在起作用，在想着救自己的众生，在想自己怎么能做最重要的事，在想着自己有没有威德，在想着自己如何如何，而没有去想法对我的要求是什么。而且，我把师父讲的法理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公式，而没有从正法的全局考虑。如果没有加拿大政府的对大法的支持，我们怎么去跟当地的中国人讲清真相，有了各国政府的支持，才有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真相。想起丁延在1999年正悟到的修多高并不重要，生命和正法相连才有了意义。那时国内的同修就已有了那样的境界。有一次从一个同修家学法回来，路上放了大法的音乐《莲花颂》。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师父为了苦度我们，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为了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师父叫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因为我们担负着正法的神圣使命，而我却把自己的小世界先装在心里，把自己的威德的建立放在了大法的需要的前面，这是一颗多么强烈的私啊，这比起正法的要求差的多远啊，我们是大法粒子啊，师父说，“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 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象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 

进一步明白了大法的使命，我知道我应该更加做好，现在不是我们做的太好了，而是离正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支持我们并帮助我们向可贵的中国人民讲清真相，那是什么力量；明白了真相的人们去人传人，心传心，那是什么力量，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站起来去窒息邪恶，那邪恶在加拿大还会有市场吗？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中说“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我对讲清真相的理解又更加升华了，对顾全正法大局的理解更加明确了。 

回首自己走过的正法之路，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这期间有坎坷，有起伏，然而却是自己正悟到的正法之路，这条路是一部辉煌的历史，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有信心去配得上这个称号，因为这是宇宙开天辟地的殊荣，我愿在未来的道路上和同修们再创辉煌，因为那是师父对我们的慈悲珍惜，也是众生寄托的无限希望。珍惜吧，主佛慈悲，佛恩浩荡，让我们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